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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与利用

的一种方式。自《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

园的良渚共识》提出考古遗址公园这一

概念开始，考古遗址公园就开始指代那

些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重要古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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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背景环境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兼顾教育、科研、游览、

休闲等多项功能的文化空间，并成为加强遗址保护、深化遗址

展示与利用的有效途径。这一概念的出现不过10年时间，却

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热潮。作为一个新生事

物，如何才能让呱呱坠地的考古遗址公园茁壮成长为文化遗产

领域保护与利用完美融合的典范呢？本文拟从一般符号学的角

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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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符号”最初被认为是两个关系

项之间的一种关系，即用一物意指另一

物来完成传达任务[1]。符号学意识的主

题性表述和系统说明最早在拉丁时期便

已出现，后经语义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符号的概念从人类言

语活动已经扩展到人文科学所有对象的

社会、历史实践，并经由皮尔斯的研

究形成了覆盖多学科的一般符号学[2]。

因此，符号被皮尔斯定义为：“任何事

物，它决定另一事物（它的解释项）指

称一对象，对于这个对象，它本身以同

样方式指称着（它的对象），解释项依

次变为符号，而如此以至无穷。”[3]

一般符号学研究涉及三个成分，包

括符号（sign，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

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

者形成一个三元关系。符号是传达关于

其所代表的对象的信息，它把信息传递

给人脑，是最为熟悉的再现体；对象是任

何或直接或间接地能够被感觉、做出回

应或思考的东西，是符号中被再现的任何

东西；解释项涉及心智活动，即符号对其

使用者或阐释者所产生的效果[4]。符号、

对象可以是具体的某物，也可以是主体认

识。符号一方面被对象决定，另一方面又

决定着解释项，三者处于这样一种三元

关系中，使得每个解释项都是通过符号

的中介与其对象相关（图1）。

由于符号是一个“对感知进行意义

解释”[6]的作用过程，每一种实用物都

是在实际使用中逐渐带上符号意义而实

现意指作用，解释项就自然而然地成为

符号学研究的关键，也成为符号作用的

支柱，负责协调物理存在和客观存在之

间的差异[7]，进而形成新的、更高级符号，开启新的符号活动。

解释项必须要有人的因素掺杂其中，这又使得符号在不同认

知、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指代非常不稳定，这就造成符号作用具

有任意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点。

三、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关系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将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

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

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8]可见，考古遗址公园均立足于

园内重要的古代遗址的保护，并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展

示利用等方式，同时兼顾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

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根本和核心是保护

和传承文化遗产。

符号学的核心，就是认为全部人类经验无一例外的都是一

种以符号为媒介和支撑的诠释结构，符号就是能够承载意义的

“物”，我们所说的“文化”也就是这样一种以符号为媒体和

支撑的诠释结构。从遗址到出土文物再到考古遗址公园，任何

一个“物”的存在都可被视为符号而存在，因而，考古遗址公

图1  符号学三角的抽象示意图[5]

图2  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三元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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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也可被视作符号。考古遗址公园作为

一种符号，其对象就是文化遗产，进入

考古遗址公园的人就是解释项中的使用

或阐释效果。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第

一，考古遗址公园与文化遗产之间的

关系就是一种标记关系，即作为对象

的文化遗产对作为符号的考古遗址公

园进行了规定和标记；第二，考古遗

址公园还通过一种表象关系作为文化遗

产的表象存在，而这种表象过程则源于

人的参与形成肖似关系；第三，考古遗

址公园决定了解释项的使用和阐释效

果，由于社会观念或心智活动的影响，

人的参与也左右着考古遗址公园的解释

效果（图2）。

四、符号学视角下考古遗址

公园的问题

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功能集合体，

同时具备科研、教育、游憩等多个功能，

因而在建设宗旨和使用目的上会存在较

多重点和难点。尽管考古遗址公园这

一概念的出现时间并不长，作为被文化

遗产标记的符号，却和所有符号一样，

也具有任意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

“考古遗址公园”一词原本就是被人为

规定为指代文化遗产的符号，会在社会

共识的情况下保持这 样的符号特性。

同时，考古遗址公园也会因为符号的历

时性特点，在时间的推移下很可能被赋

予其他的目的、功能和意义从而演变为

其他对象的符号。此外，考古遗址公园

还受到早期出现的遗址公园、遗址博物

馆、风景名胜区等影响，其符号的稳定

性势必会更加受限。因此，考古遗址公

园在作为承载和表达文化遗产的符号时

自然会出现以下问题。

1.  考古遗址公园丧失其该有的符号载体作用

作为对象的文化遗产与作为符号的考古遗址公园之间是一

种标记关系，受对象的制约，考古遗址公园被文化遗产规定和

标记，也就是说，对象是通过符号显性表达和出现。符号是最

为人所熟悉的再现体，符号从出现以来，就因一直处于极不稳

定的状态而具有任意性的特点[9]。而当符号的载体不受对象的制

约时，符号对对象的表达将不具有显性，而只能是一个潜在的

隐性符号，此时，考古遗址公园将无力作为对象标记的符号存

在。如早年建成开放的西安兴庆宫公园[10]、圩墩遗址公园[11]尽

管都是在重要遗址的原址上兴建的园林公园，其园内彰显的内

容却主要是公园休闲或风景观光，遗址仅仅是公园内的某种景

点点缀，而没有突显出遗址在这处公园当中的重要地位，因而

这两处遗址公园与文化遗产不能形成标记关系，仅仅是一种单

纯的公园名称上的再现体。由此可见，无论考古遗址的价值多

么重大，当其现状和意义之间并没有因二者之间的互动而产生

超越二者的关系时，考古遗址公园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就只

为隐性关系，这样的考古遗址公园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符号的意

指作用。

2.  作为文化遗产的符号却变成其他形式的指代符号

因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其意指作用也具有任意性[12]，因

此，考古遗址公园的意指作用也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这就为考

古遗址公园有约定和标记的符号意指增加了难度。按一般符号

学的观点，符号在实际出现以前就已经潜在地存在了，也就

是说，已经有了一些被其他存在和事件所潜在地规定的存在

和事件，它们在被如此规定的自身活动中还规定着一系列别

的存在和事件，因此，符号可以指代任何一物，也可以主要

指代某一物，其意指的对象是极其不稳定的。正如此，从考古

遗址公园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看，它应只能作为其对象文化

遗产的表象，而须避免演变为其他对象的表象。但是，就目前

学界对考古遗址公园的讨论和建设实践看，考古遗址公园的

指代对象较为广泛且不太稳定，如被推翻的殷墟国家大遗址

公园规划即是一例[13]，当殷墟大遗址主题公园、周边旅游景

区、开发建设区三部分规划中已不见文化遗产核心保护区的

踪影时，理应以殷墟遗址这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考古遗址公

园的对象，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殷墟大遗址主题公园变成

了指代其他对象主题的符号。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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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忽视了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真正含

义，而一味考虑现有社会共识下的显

性符号特征，此举给考古遗址公园带

来的最大的伤害就是，无人知晓考古

遗址公园是一个什么属性、有何功能

的场所，而仅仅会因“公园”二字以

为这就是一处新增的城市绿地、供人

休闲的公园，而忽视了它作为遗址的

保护场所，是历史的追思之处，文化

的延续之地。其符号意义的形成将严

重偏离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提出的

初衷。

3.  符号与解释项的相互制约造成

解释效果不尽人意

符 号作用是 一种动 态 互动，在符

号的产生过程中，尤其是人类社会的符

号产生和演变过程中，当涉及社会文化

时，需要人的参与才能让符号和对象之

间动态互动引申出解释项，进而形成一

次完整的符号意指。我们已经知道，解

释项涉及心智活动，是符号对其使用者

或阐释者产生的一种感受效果。同时，

符号的历时性特点会让同一符号在不同

时期意指不同的含义和对象，共时性特

点又会为同一时期的解释者提供社会共

识下的某种观念，这种符号与解释项之

间的相互制约就可能造成解释效果不尽

人意。考古遗址公园本就是人为制造的

符号，其最初的目的就是用于表达和展

示文化遗产的内涵，它的表象过程受制

于人，也就是说，建设者的初衷和考古

遗址公园的现实物理存在状态都受公园

建设者、管理者本身的影响。此外，符

号中的解释项还受进入考古遗址公园使

用、参观或娱乐的人群的影响。这部分

人因各自的知识结构、心智活动和考古

遗址公园现实物理存在状态的不同会出

现对考古遗址公园不同的解释效果，最终甚至会出现建设者、管

理者和使用者、参观者等对同一符号的解释有天壤之别[14]。以南

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该公园位于汶上县南旺镇，地理位置

偏僻，建设初期这处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意指对象就是作为文

化遗产代表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南旺段完备的运河分水和航运系

统，而园内的物理存在状态却是展示南旺分水枢纽遗址发掘出

土物和解读分水枢纽功能的分水科技的水工科技馆平时并不对

外开放[15]，这不仅大大降低了该公园的使用率，无疑也降低了

使用者对符号的解释，甚至会认为，文化遗产就应该是荒凉、

陈旧的代名词。而当大明宫遗址公园尺度过大、遗址点联系不

够紧密时，使游览者疲于奔走、空间迷失，大大削弱了大明宫

整体格局带来的历史感和遗址本身产生的场所感[16]。考古工作

者看到的是三清殿、清思殿、含耀门、含元殿、太液池、丹凤

门、麟德殿、重玄门、蓬莱岛、望仙台、东北城角等地下建筑

基址及地上夯土基台及其反映出来的作为唐长安城最重要、最

宏伟的皇宫，见证了唐王朝的兴衰更替的重要价值；规划建设

者看到的是在保护遗址的整体格局、形制、重要建筑遗存以及

地形、地貌等重要物质基础上，结合保护性展示和改善遗址公

园内外的环境风貌和生态环境[17]；参观者看到的是大明宫微缩

景观、造型奇特的局部建筑景观、古代场景雕塑、宽阔的大草

坪以及偶尔高耸出地面的小土堆。由于三者之间没有产生显性

标记和互动，此时，作为符号的考古遗址公园和文化遗产所指

代的各类遗迹现象之间仅为关系松散的二元结构关系，削弱了

符号与人的相互沟通，阻挡了解释项的进入，符号和对象之间

形成的可知性格局可能呈现出潜在状态而给人以空旷、空洞的

感觉，不能形成一次完整的符号意指。

五、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构建思路

“当今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趋向于最广义地将其理解为包

含所有记录人类历史活动和成就的符号”[18]，即人们对文化遗产

最为基本的经验和知识成为文化遗产（对象）的解释项。鉴于

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者和管理者理应追溯构成指代文化遗

产的经验和知识的符号（考古遗址公园）需遵循哪些路线才能

圆满实现和塑造它作为符号存在的角色。

首先，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作用归根结底是要回归于对文

化遗产的认识、保护与传承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观念需要物

理存在作为载体表现，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存在载体也需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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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思想意识。考古遗址公园的诞生从

一开始就与文化遗产紧密联系，互为表

里，是人为制造的符号。把握对象与符

号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强调考古遗址公

园与文化遗产不背离，这将有助于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初期的原则约定，如三星

堆考古遗址公园、金沙考古遗址公园、

汉阳陵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陵考古遗

址公园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均脱胎

于遗址博物馆，就是将文化遗产保护、

展示与利用放在了公园建设的首位。

其次，任何一物都可成为符号，文

化遗产也不例外，它指代的其实更为根

本和直接，那就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

的遗迹和遗物，包括文物、遗址和古建

等。当文化遗产被当作符号看待时，人

们更强调其作为文明或文化整体的组成

因素与自解说系统的相互关联方面[19]。

考古遗址公园要成为文化遗产的符号指

代，就不能避重就轻，而应着重突出其

指代对象的实质内容，不仅要看到考古

遗址公园作为文化遗产的标记作用，还

要注意到文化遗产作为符号时其本质上

所指代的那些古代人类活动遗留的遗迹

和遗物，进而关注到考古遗址公园的根

本性指代，即那些遗迹和遗物及其蕴含

的人类历史活动、成就所构成的经验和

知识。由此可见，在兴庆宫原址上兴

建的兴庆宫城市公园没有突显出兴庆

宫遗址的标记作用，它可以是景点、

公园，却不会成为考古遗址公园。而金

沙考古遗址公园在建设初期就考虑到遗

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遗址开发与

文化遗产传承的关系，公园内完好保留

了遗址核心区遗存，展示了重要宗教祭

祀遗址现场以及反映古蜀人生产、生

活、精神信仰方面的出土文物，也为公

园本身的建设做出规划实践，让考古遗

址公园这一概念较好地诠释了符号的根本指代。

最后，符号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将物理存在与心

理的理性存在联系起来，这将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实现符号意指

作用的关键所在。符号的构建实际上应该是如何让考古遗址公

园成为建设者、管理者、使用者、参观者等人群理想当中的根

本意义上的符号，即作为一种稳定的表象文化遗产的“自然符

号”而存在，同时又让它的物理构成可以引导我们以及后人形

成关于它的客观关系的经验和认知。如大明宫遗址公园尽管已

非常努力地在指代和标记古代遗址，但在古代文明所蕴含的经

验和知识方面缺乏有力表达，使其符号构建显得力不从心。盘

龙城考古遗址公园则较好地利用了遗址的地理优势，较好地保

存了盘龙城遗址的现状和历史风貌，并通过遗址局部展示反映

商代盘龙城选址于此的战略优势和深远意义，这引导参与其中

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关于该遗址客观存在与现状的经验和认

知，并进一步加深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认同。考古遗址公园

的符号构建就在潜移默化之间形成。

诚然，考古遗址公园中的遗址并非都如盘龙城遗址占尽

建设优势，在我国已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中，大部分公园都面

临遗址面积大、遗址保存现状差以及保护难度大的问题，因而

在展示利用手段上受到较多限制。要使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文化

遗产的自然符号还需要较大的努力。但是，符号作用是一种主

体性互动，需要将心理与物理结合起来，并环绕着指号过程的

背景和条件形成解释项。人的参与左右着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

意义，而考古遗址公园的现状又影响了使用者的使用和阐释效

果。因此，考古遗址公园需要让使用者和阐释者有更多的机会

平等对话，达成互通的社会共识，并成为阐释者心智活动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使考古遗址公园与人的相互制约力降低到最低

点，其形成的解释效果也将达到最佳。

六、结论

本文从一般符号学的视角出发，提出考古遗址公园也属

于一般符号学中的符号，其对象是文化遗产，而进入考古遗址

公园的人的参与形成了符号的解释项，即符号的使用或阐释效

果。通过讨论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特点、属性及其所属三元关

系之间的符号问题，认为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性指代是古代人

类遗留的遗迹和遗物及其蕴含的人类历史活动、成就所构成的

经验和知识，在符号构建中应作为文化遗产的对象标记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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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同时考虑到人的参与，让考古遗址

公园的符号解释项形成稳定的符号表象，考古遗址公园的符号

意义才能平稳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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